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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一六　千禧年

千禧年近，人类有幸能同时想过去，望将来：科技随着计算机工业神速地发展，人类眼界大开，甚至能传伊妹儿、阅读网络及解读基因。将来想延年益寿或集小我为大我，只需削下些自己的细胞来改良和滋养。非「基因品种」会转瞬成为稀品，成为保护的对象，生物的原貌只能在「公园」、「人园」和「动物园」内找到。为新人类的「生」，污染变本加厉，各类病毒变种、蔓延，超市里可买到名人、名宠基因，清黉斋看门的狗、院里的树及槛内的行者都将来自基因精选，这样的世界真可谓天人合一了。

阳历除夕，石壶约渊明、子青、小典及陈直迎接千禧年。

石壶道：「世事难料，为了庆祝千禧年，我们又聚在一起。让我们想一想，人生有甚么事比今天更高兴。」

小典道：「今天还没过，怎知……」

渊明打岔道：

「未到千般恨未消，及至到来无一事，我已乐至高峰，如果有更高兴的，可能是亲素英和寻蚕豆那一剎①-⑦。」
石壶道：「和渊明及子青在碧潭伸幺指起誓结义的那一剎我最高兴。现在好象转了一个大弯，又回到那一剎。」

子青道：「身体的变化像花开花落，我们控制不来；心体的坚定像花开花落的循环，别人控制不来。」

渊明道：「今晚能坚持本性，千禧年便没白过⑧。」

石壶道：「顺从本性即顺从自然，不需要坚持，不顺从本性反而要坚持！让我们为说心里话起誓⑨！」

子青道：「为说心里话起誓，美而不自然，是《道德经》里的德。」

四人勾指，重回少年时⑩、⑪。

石壶道：「说千年难，说世界也难，子青、渊明和我的儿女都在美国出生，不如回忆一下百年来美国吸收了千千万万外国的精英，跃为超级强国，但没像以前的帝国那样大肆扩张，侵占别人的领土。」

渊明道：「二十世纪初美国人平均寿命男四十六岁，女四十八岁，黑三十三岁。」

子青道：「那时没有六十五岁退休的保障，有，人也难活到六十五。」

小典道：「那时女孩不能投票。」

石壶道：「现在妇权高涨到可以影响选举。」

渊明道：「二十世纪初的小汽车和现在的计算机变更了人的生活方式，没它俩，像少了一只脚及一只手。」

子青道：「那时贵族高高在上，现在劲歌劲舞，直指人心，人的思、感、行越来越重回自然，能用各种动、植物来追溯四十亿年来生物的演化。」

手机响，石壶问：

「谁？」

「陈直。十一点到。」

「顺便带些啤酒及花生米来。」

渊明靠近手机，说：

「不要忘记买雪碧汽水。」

石壶说「再见」时陈直已关机。

子青说：「渊明，你这个可乐瘾君子，怎么改喝雪碧了？」

渊明说：「我喜欢听原住民万沙浪和张惠妹唱歌，纯朴豪放。喝雪碧会想到张惠妹，跟着她唱「给我感觉」，、「跟着感觉走」！」

众人开音响跳、唱，像是在高岗上劲歌劲舞……

石壶发给每人一个册子，说：

「陈直在一定谈股，你们不妨只看《股笑》和《股气》，在第二章。」

渊明道：「清黉斋笔墨怎么可以断章取义？现在时间还早，让我们一齐来温故知新。我提议由小典朗诵。」

石壶和子青同时说「赞成」。

小典道：「我可能要从这一千年念到下一千年了。」

渊明道：「念完以后我们全部成仙。」

小典开读，石壶沏茶。

一、谈《红楼梦》

……

二、知识至高处以气魄相通

……
三、中西文化：合与分
……

四、教育现代化  管理现代化

……

五、情感至深处以奉献相连

……

六、吻固轻  语固柔  迟情却是无处投

……

小典流着泪奋力念完，石壶递纸巾给她，说：

「这册子有一段故事，七年前丁先生邀稿，当时渊明的《游子情》不在身边，我犹疑了一个多月，直到有个朋友吓唬我，说迟些人老，会来不及写。一吓惊醒梦中人，我马上答应，以《谈红楼梦》试笔，随后涂抹《游子情》，以为自己在庙里跟上帝说话，没考虑到篇幅和规格，终被新上任的老编腰斩。事后愈想愈感谢他，愈迟被腰斩，可改的部分愈少。」

手机又响，石壶问：

「谁？」

陈直道：「陈直，下来帮忙。」

四人快步下电梯，帮他拿啤酒、雪碧、可口可乐、葡萄酒、开心果、腰果、花生、瓜子、芒果干、牛肉干、凤梨酥、软糖、瑞士糖、巧克力糖……

石壶道：「怎么，发了？」

「一言难尽，等会儿再说。」

五人坐定，边吃边喝边听陈直说：

「石壶，他们不知我的股史，要不要从头说起？」

「不必了，我有先见之明，请小典朗诵了《股笑》和《股气》。」

「石壶因这两篇文章赚了些名气。有人边看边笑，笑到前仰后合，笑到抱痛肚子，止笑以后又重看重笑，最后索性剪下来放在钱包里，随时拿出来解闷。最棒的是这篇文章引用了我的话，说恒指到一万六、七千点，中、英双方才能像公孙鞅一样取信于民。交接政权前后，恒指不多不少升到这数字。」

他喝了一口酒，说：

「大家来，干杯。」

五人一饮而尽，为千禧年干杯，喝完重新倒满：

满不招损，谦不受益。

陈直继续说：

「话说报业大战，以送苹果为名，以减价为实，卖到两元一份。你们想一想，报贩卖一份，报馆给一元七角，几乎便宜到给他多少份他都要，最多直接回收造纸。报老板也是股老板，卖掉十几亿元股票来竞蚀，蚀到不少老牌报馆倒闭。登《股笑》及《股气》的那份报纸本来说要平稳地度过九七，结果却在九七前平稳地关门。老报衰，新报兴，广告费随着销量飙升，一份报纸每日销几十万份，彩色缤纷，色、赌齐全，我沦为「舞记」，要以身力行才能拿到骨女的艳闻。舞记生涯中我曾两次冒险炒股，收入超过五十万元，所以今天心情舒畅，特别用酒来祝贺大家千禧年万事如意。来，干杯。」

四人跟他干杯，却不能跟他共享股兴。

渊明道：「股民手上的钱有限，官股推出以后，小股民卖掉二、三线股去追捧官股，二、三线股能不下跌？」

石壶道：「能预知一、两天行情，会立刻暴富！」

小典道：「能预知两小时股情，我甚么都愿做！」

石壶道：「小典为清黉斋打字，我决定用股票来报答她，说好输是我的，嬴是她的。我趁一一三一大跌，买进五万股，每股三角。谁知这只股不争气，降至每股二角五分。我补买，它补跌，我再买，它再跌，跌至每股一角四分，我手上已堆积了一百多万股。为安慰小典，我改送她一张来回机票，并另加五千港元做零用，去美、澳、欧都行。听陈直一席股话，我要等一一三一涨到每股一元才卖，小典，你同不同意？」

小典道：「同意，同意搏到尽！」

石壶道：「我决定和一一三一同进退，连住富豪酒店都要求订一一三一房，只叹没成功，小姐说那间房有人。」

子青道：「还有没有不买股票的？」

渊明道：「这么问表示你也买股。我说说自己罢！我在香港赚钱，便把钱留在香港；在台湾赚钱，便把钱留在台湾，请人管理和投资，说来也是一段辛酸史。被人骗不说，亚洲金融风暴以后，香港恒指暴跌至一万一千多点。我趁机把全副身家两佰万元投入，然后去大陆讲学。待我游学回港，恒指跌至六千多点，我的二、三线股更像打了一场淝水之战，二百万大军只剩下二十万，以为经纪少报了一个零，其中一个备兑认股证十月到期，由每股一元降至每股一分还没人肯买。我为这件事耿耿于怀，校稿时忍不住跟小典谈起，因此跟她成了莫逆之交。她的内心世界只我一人洞悉。」

子青道：「小典，我们刚才起过誓，你一定要爆些「股密」！」

说完向她敬酒，三人跟进。陈直为大家倒满，说：

「你们起了甚么誓？」

石壶详告，陈直说：

「难怪进门时我觉得小典哭过，以为谁欺负了她。」

略停，又说：

「先起誓不够朋友，来，来同我补誓。」

他右手跟四人勾指，左手跟四人干杯。正是：

千年渐残，酒意渐浓。

小典道：「渊明告诉我他在南京受骗，又在股场失意。我说他的钱像在硬座车上被扒，只大痛了一会儿。我的痛却像凌迟，是一刀一刀切出来的。九七股市上扬之际，我家在浪潮里入股，妈妈犹豫，我向她保证一定赚。我专买备兑认股证，预备用小钱钓大钱。涨潮时我跟着浪上了最高峰而不自知。上班时我偷偷地在网上看股票，欣赏曲线升空的姿势。同事们频频去洗手间开机进货，真个是股气股笑弥漫，看到车号、房号、日号或页号都会想到股号，一切平日所学的股理全被拋去脑后，再不听人说止蚀、止赚，更没人去查公司的资产和营业状况。」

她喝了一口汽水，继续说：

「后来股市下跌。高时不卖，低时更不愿卖，只频频加码沟股。同事们口里说跌到呕，心里却在等股市反弹。跟着办公室逐渐安静，终至鸦雀无声，再没人去洗手间炒卖股票，真正地体会到哀莫大于心死。一个「股觉」醒来，几十万已去，感受上像「众股叛离」，比少女失身、失友还伤心，不知自己为甚么那么愚蠢地恋爱上这些败家股。以前我保证母亲一定赚，现在相当于向她借了高利贷。痛定思痛以后，我开始加班，经常做到深夜，丈夫问我为甚么这么搏，我不敢实说。做了一年多，我把妈妈的钱连本带利还了给她。我是想清楚才做的。如果我把实情告诉她，她必会受刺激，医药费也要这么多。至于我的损失，我越想越不甘心，决定继续加班，把失去的全部赚回来。我不偷不抢，凭自己的能力承担，绝对不学启文，利用女子行骗。我意识到追捧股票和追捧男朋友的心态有别。男朋友离去，我恨死他；股票下跌，我相信它会反弹，甚至想它跌多些再补仓，来一个先小失后大得。我要感谢渊明，他自责贪心，向我吐露了心声，没这个缘，说不定已逼出股病。」

陈直忽然拍桌子，说：

「你说出了我得八号股病时的感觉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」

三人跟上，石壶说：

「这么说，今天你请客是当仁不让了。」

子青道：「小典，恕我多疑：听说你上养母亲，下养女儿，又买了居屋，哪来这么多钱买股票？」

小典说：「本来没那么多钱炒股，话说九七大限酝酿了十几年，许多机关都制定了退休金可以先拿的办法。我见股市暴涨，想到退休金……」

陈直打岔道：

「怎么能让退休金冷冻？来，小典，喝酒，喝酒，先消股愁再过千禧年。」

五人碰杯，一饮而尽。

陈直道：「小典，你不能只喝可乐，至少要饮葡萄酒。」

酒后谈《游子情》，子青道：

「今日一夕谈，正好做跋。」

渊明道：「今夜谈叫千禧年，跋等我回石桥后再写。」

小典说：「《游子情》有些重复。」

石壶道：「宗教讲的是人的希望，重复些无妨；。耶经的四福音也有不少重复。」

小典说：「还有不少遗漏。」

石壶道：「你倒提醒了我，结义后不久，我们开始寻找宗教及哲学的基本元素，似乎有头无尾。」

渊明道：「在副园谈天时我便说过，寻找遗传基因更根本，曾在《游子情》里几次借题发挥。人形成团体，大至建城为国，像古细菌形成细胞般有了膜，并藉分裂和突变演化，都是为了生存，分别在人有意识，对团体有超越生存的要求，因而团体会不自然地扩大、分裂或消失；又因有语言和文字，个体意识及由它生出来的结果得以传播，形成群体文化。只是这意识是自主的？概然的？或早已暗藏在遗传里？如果是后者，与其寻找宗教和哲学的基本元素，不如把DNA、RNA和蛋白质的信息写在计算机里，在那儿自我娱乐，模拟出各种有意识的生命及相应的宗教和哲学。每个生物的故事都是一本书，可以追溯至四十亿年前，我们是唯一想读懂自己的生物，如不满意，像《游子情》般修改便是了。模拟中可能会找到更根本的原因，用来解释双螺旋结构、氨基酸编码、等等又等等的遗传现象。当然古境难造，追寻原因不易，原因前有原因，原因或有规律，或是随机过程，只因我们生命短暂，才以为规律不变，去追求最基本的原因和元素，什么因呀缘呀，甚么真呀美呀善呀。我认为宇宙像团体和细胞般不只一个，随着制约及概率变，不能自持时便消失、分裂或爆炸。物的惰性和生物的本能都来自长期的制约，用来保护自己，世界根本的元素可简化为一，它就是那个含着「变」的混沌之「初」、宗教里的「上帝」和方块字里的「道」，都只是一个「字」，我们对它的解释有偏，需要不断的修改。所以老子说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，所以念四书、五经没错，只不该当它是常道；扫黄也没错，只不该拼命扫，扫到绝了后代！」

他恢复了十三年前说削足适履、削臀适裤、削乳适罩时的狂态。陈直大笑道：

「离题了，离题了，但我喜欢你说的最后一句，给回舞记一些儿尊严！」

石壶道：「这么说渊明遗漏哲学和宗教的基本元素是故意的，上次校对时我也故意地删了关于家、婚、国的二、三十万字。」

渊明说：「我也删了关于秩序、纠缠和权力的十几万字，只剩下几处，使人看来不觉中断⑫。」

小典说：「我不小心删了近十万字，在请渊明重写。不知重写时会不会提到石壶和子青的家庭和事业？」

子青道：「万万不可，在I大毕业后，石壶、渊明和我决定：我们的关系永远停驻在副园时代。」

渊明道：「是啊，理想必须跟现实保持距离。所以我不得不离开一些女生：为入外籍，妍芳的丈夫在香港做「太空人」⑬，十几年前她来加拿大生了两个孩子，但我决定不见她，安排她在我父母家待产；慧明毕业后我们没再见面；黄雁来加拿大念研究院……」

石壶打岔道：

「我记得这些被删的文字，你再说下去，岂不把它们拉回来了？长期增删和修改，是《游子情》的特色，看完，禁不住想起《三国演义》的开卷词：

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

是非成败转头空；

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

白发渔樵江渚上，惯看秋月春风。

一壶浊酒喜相逢；

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谈中。」

渊明想到过去多少事，禁不住泪下，说：

「我感谢所有折磨我的人，没他们，我写不出《游子情》。」

小典道：「向前看吧，为人重在良心，我要尽力照顾母亲和女儿。渊明，你一定要帮我女儿。」

「我们早已答应你。陈励说是我同学搞出的乱子，弄到四千人争两百个位子。家长想孩子得诺奖，官贾想藉注册校名发财，为甚么大家不想何校长的风范早已随人去了！」

小典说：「我要教儿女跟着何校长的精神前进，寄希望于下一代。」

石壶、渊明和子青异口同声说：

「也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了。」

陈直说：「寄望十几代了，别再寄望了，让我们开电视，看烟花！」

【评注】
1 春嶷、文月、李丽、梅芳、妍芳、碧珠、黄倩、包红、慧明、黄雁、亚冰、张隽、明明、琦琦和秋香去了哪？

2 评评：好一似食尽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凈！

3 评评：语出《红楼梦》第五回《飞鸟各投林》。

4 褚兰、华英、君秋、志人和沉瑄去了哪？

5 评评：正是

说到辛酸处，荒唐愈可悲。

由来同一梦，休笑世人痴！

6 评评：语出《红楼梦》第一百二十回最后一句，……用来回应第一回的：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

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

7 评评：前诗论缘起，后诗论缘终；前后遥相呼应，一如一回及一一六回：

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

假去真来真胜假，无原有是有非原。

8 意志强时心不随身衰。

9 坚持向美向真向善均属不自然。

10 此誓像在特大起，只叹时光流逝，青颜暗褪，不知小典能否接棒？

11 批书人泪下。

12 原稿记争南京房、地时，渊明把地契交给弟妇，说：「你们怎样争我都没意见，只不要坏了父母一生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名节……」，正是：游子在异乡，宅门也难保。

13 移民潮时代，大批的香港妇女去国外居住，履行移民任务，留在香港的丈夫叫「太空人」，太太不在身边之意。

